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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11 日，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一个
阳光明媚的上午。

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一位老大姐坐在沙发靠窗的地
方，手里捧着一份 《人民日报》，眯着眼睛，仔细地读
着。老大姐的穿着很朴素，灰布做的外套袖口已经磨损
了，暗灰色的光感显示出衣服的年代久远，虽然旧了，却
很干净。在一片灰得有点发白的胸前那一抹鲜艳的红色格
外醒目。那是一枚党章，在照入窗内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滴答、滴答……老杭州钟表的秒针一下一下地走着。屋内
很安静，静得仿佛能听见时间的流逝。放眼看去，无论是过时的
老钟表、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机，还是山西农村常见的老木头
箱子，件件散发出岁月的味道。屋内最醒目的，还是老人身后和
右侧墙面悬挂的那些巨幅照片，在那一幅幅黑白和彩色交汇的
影像中，数十年的时光在上面留了影。太阳光透窗而入，空气中
微微浮起山西农村特有的黄土味。在这些影像的簇拥下，这所
时间小屋的主人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认真地读报。

老人名叫申纪兰，今年89岁。此时此刻，在她耳边
的白发间、在那镌刻岁月的满墙照片上，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伟大历程定格在这间小屋中。

为妇女争口气
当上了人大代表

如今，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徜徉在乡村的阡陌间，人
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公平正义的社会给自己带来
的福利。每个人，不论性别如何，都能享受发展带来的机
遇，获取劳动创造的收益，拥有奋斗得来的幸福。

然而 70 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解放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是压在妇女身上的一座大
山。这种落后观念剥夺了妇女的自由，打压着妇女的社
会地位，让中国妇女们不能和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

那时，在申纪兰的家乡，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有
一句流传甚久的说法——“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
每次想起这个说法的时候，申纪兰都很生气。

“旧社会呀，不把妇女当人。妇女只能到院里头，男
人就高一步了，就能到县里头。你说这话能有道理吗？
我就不服气。”

1951 年，正值解放初，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申纪兰被选为副社长。当时社里劳动力短缺，
社长李顺达鼓励申纪兰发动妇女下地劳动。

“动员妇女真难呀！”回想刚开始那段时间，申纪兰非常
感慨。那年才20出头的她，很快召开了农业社妇女大会，动
员村里妇女下地干活。可是到会的还不到一半人，就连那些
过去妇救会的积极分子很多人都打了退堂鼓。申纪兰只好
挨家挨户去说服。不仅男人们不支持，就连妇女们也觉得出
来劳动不如在家看孩子给男人做饭，工作进行得很艰难。

突破口的打开，始于一位叫李二妞的村妇的改变。
李二妞是村里出了名的“不出门”，手脚慢不说，对

村里的事情也没什么热心。要是能让李二妞下地，其他
人的工作就好做了。想到这，申纪兰起身去了李二妞家。

“刚进她家，我就问：‘家里有人吗？’李二妞在里头说：
‘没人。’”回忆到这里，申纪兰叹了口气，“你说明明她就是个
人，她还说没人，以前的妇女就是这，只要男人不在家，
就当自家没人。妇女在家里没地位，在社会上能有地位？”

刚开始，对于申纪兰要自己下地这件事，李二妞是很
抗拒的。

“你进步，你去下地。我活了半辈子，死了就是一辈
子，解放不解放吧，无所谓。”

申纪兰急了：“他爹 （李二妞丈夫） 瞧不起你，你能
怨谁？你要劳动了，就能挣上工分，多劳动多挣工分，想
换件新衣裳就换，不用靠他爹！”

第二天，李二妞真的扛个锄头下地了。原来妇女们都
不相信她能来，一看连她都来了，全村妇女也就都下地了。

然而，即便人都来了，积极性还是不高。
“我黑来 （方言：夜里） 就想，妇女们不想出来，除

了男人们阻拦之外，觉得挣不了几个工分也是个重要原
因。”当时，妇女都下地了，可是挣的工分还是“老 5
分”。那时候10分算一个劳动力，两个妇女只能算一个男
劳力，所以妇女只能记5分，这按性别划分的不公道的计
分方式，让妇女们没什么干活的劲头。

只有男女同工同酬，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申纪兰决定在村里组织妇女和男人比赛。

“理不辩不明！同工同酬为个甚？是说妇女有能力，
也能干男人的活儿！要想挣 10工分，就要跟男人们比一
比，跟他都干一样的活，看谁干得好！”

以在地里撒肥为例，以前都是妇女们装肥，男人们撒
肥。撒肥是个技术活，不容易撒匀，申纪兰和妇女们下定决
心要在这里跟男人们比一比。他们各要了一块同样大小的
地，比谁能先撒完，并且撒得又快又好。要赢在体力和经验
上有优势的男人，关键在于使巧劲。在申纪兰的带领下，女
人们先把地划成行，然后一行一行地撒肥，撒进去的肥料
又匀又实。不到晌午，女人们就干完了自己的地。

反观男人们，他们是干一干，歇一歇，抽袋烟，到晌午也
没干完。一看妇女干完了，他们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抽那几
袋烟。回忆到这儿，申纪兰笑着说：“妇女们不吸烟，不耽误
功夫。”第一次，女人们挣到了10个工分，和男人一样多。

就这样，男女同工同酬，在这个中国太行山脚下的小山
村里率先实现。申纪兰也因此当上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回想过去，申纪兰用无比坚定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决
心：“我带领妇女争同工同酬，就是这个决心，为妇女争
口气！人家都说妇女是半边天，我们就要为‘半边天’
争光，争气！要是妇女不给妇女争光，你代表什么妇女！”

《人民日报》报道
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

对于新中国而言，男女同工同酬，有划时代的意义。只有在
经济地位上实现与男人的平等，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才
能真正快速提高。平等的权利本来就是要争取的。男女同工同
酬，在禁锢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上砸出了巨大的裂缝。

在申纪兰入党的这一年，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记者蓝邨的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
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
过》，文章中写到：“经过去年一年来的斗争，妇女们无论在社
会上或家庭里的地位都大大的改变了。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
的妇女干部已由三人增加到八人。大家都很关心妇女。男社员
们说：‘财旺还得人旺，妇女们要注意身体，不要累坏了。’社内
的生产已按男女的特长和体力的强弱作了科学分工。”

这篇报道在最后这样写道：“美满、幸福的家庭，就这样
普遍地在西沟村出现了。申纪兰在总结她们一年来在劳动战
线上所作的斗争时说：‘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文章发表后，申纪兰的故事在全国激起热烈反响。男女同
工同酬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得到广泛关注，并受到了党
中央的高度重视。后来召开的第一届人代会，则把男女同工同
酬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宪法》第82条第二款
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如今，男女同工同酬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和全
民共识，妇女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谁又
能想到，打破坚冰的，是几十年前山西大山深处的这个
普通农村妇女呢？

“把毛主席的名字圈起来，
画得圆圆的”

在暖和的家里，申纪兰放下了报纸。走到面对大门的

那面墙前，静静地看着左边那张个人独照。那是她当选劳模
时的照片。照片上60年前的自己，年轻有活力，眼里充满
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青春的面庞上略带些羞涩。

申纪兰伸出手去，轻轻拂拭着相片外的玻璃。
“那时候真年轻啊！”
由于男女同工同酬的巨大影响力，1954 年，申纪兰作

为劳模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选上我当代表了，我还不知道。那会儿既没有电话，

又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回想第一次参加人代会的情
景，申纪兰笑着说，“等到发通知了，有些同志就问我，
你是个妇女怎么还能当代表了？我就跟他说，那是党和
人民对我们妇女的关心，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选上人大代表了，群众们就非常关心，跟我说，纪兰，
你去了北京，一定要选上毛主席。领导和群众都是嘱咐着
要选上毛主席，还有周总理、刘少奇。群众非常关心这一次
会议，那可是全国第一次人代会啊！”说到这里，申纪兰眼
中亮了起来，“人民当家作主了，可不是一个小事情。没有
共产党，就当不了代表。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参加选举。”

第一次去北京，年轻的申纪兰是骑着毛驴出发的。“过
去我们条件太差，连电都没有，路也不好，就没有路，就是
拨拉拨拉（指自己开辟路）走个小路。走到岭上了，人们说
要找头毛驴送我。我瞧了瞧，骑上毛驴我觉得很危险，要是
掉到沟里面我就不能参加会议了。”申纪兰笑了笑，“我
就步行，跟上同志们，步行7个小时。到长治再倒车，才
能到太原。到太原再倒车才能走到北京，得走4天。”

第一次出席全国人大的经历，让申纪兰终身难忘。“第一
次开的人代会，是在中南海的礼堂里面开的。那时候还没有大
会堂，大会堂是1958年才修建起来的。投票是把纸发到手里
头，我们真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了。我们选毛主席，把毛主席的
名字圈起来画得圆圆的。”说到这，申纪兰很郑重地强调了一
下，“我们这次投票是代表人民投票，不是代表个人。”

在那组宏伟的照片墙左侧，有一张四人合影，那是参
加第一届人代会时山西 4位女性代表的合影。从左到右分
别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歌唱家郭兰英、政府代表李辉、
劳模代表申纪兰。有趣的是，从照片上看，四位女代表的穿
衣打扮风格各有不同，却能反映出他们各自的职业和身
份。胡文秀穿着圆领小棉袄，从上到下透出一股母亲特有
的慈祥；站在她旁边的郭兰英年轻秀气，穿了一件白色花
边衬衣，外面套件小唐装，文艺范十足；政府专员李辉一身
白色的正装，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严谨和规矩；而最右边
的申纪兰，则穿了一件稍微显大的棉袄，看起来宽松方便，
衣服的风格衬托着质朴的脸庞，农民特有的勤劳朴实的
气息跃然眼前。这是属于那个时代女性的风采，是新生
的共和国和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留给我们的记忆。

1954 年 9 月 15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会议历时14天，参会代表1226
名，其中妇女代表147名。从这一次会议开始，中国人民
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实行。

在那一次会议上，新中国的伟人们和来自各地的代
表在同一个大厅里就着白水啃着干粮等待计票结果；妇女
们第一次真正参与到国家最高权力中心的决策中；普通民
众的心声可以直接面对面地说给国家的决策者们；人民对
领袖的爱戴热切而真挚，而对他们的拥护报以回应的，则
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初心。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年代。国家主席的选举、共和
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每一件事，都深远地影响着数
十年后的中国。

而现在，那惊天动地的辉煌，静静地留存在墙上的
照片中；当年参会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满是皱
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过去；而他们憧憬的中华盛世，此
时正以无比灿烂的辉煌姿态，绽放在新时代。

当历史的期待成为现实，通往未来的大门已经掌握
在党和人民的手中。

“相信共产党，
拥护共产党”

在申纪兰家主墙面的正中央，是一个将近 40寸的大
相片，站在中央和她合影的，是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最后一次参加人代会作报告的景象，对申纪
兰来说，记忆犹新。

“周总理最后一次作报告是在1975年第四届人代会上。
我们很关心他，去了看到他很瘦，代表都是含着眼泪。一看到
总理出来，要作报告了，大家热烈鼓掌就不坐下。总理跟大家
一直打招呼，大家一直不坐；总理一直跟大家打招呼……大
家都是含着眼泪。我们就是最后一次见总理了，四届人大的时
候，大家都一直鼓掌。瞧见他也瘦了，最后我的眼也落了泪。”

说到这儿，申纪兰忽然说不下去了，泪水早已不受
控制地涌出，片刻之后，收拾好情绪的她对本报记者道
了个歉。“不好意思，想起来了有点难过。总理是我们最
好的总理，他为人民、为群众办了不知多少实事。就是
想起总理来控制不住眼泪，我真的很想念他。”

照片中的周恩来，面目慈祥，笑容可掬。故人已
逝，唯有海棠依旧，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与当
年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盛世，如您所愿了吗？
申纪兰望着周总理的相片，充满了欣慰。

从周总理的相片往右看去，可以看到申纪兰与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从
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18年当选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她是全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
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
员”。每一届人代会申纪兰都会去现场参加，没有一次缺
席。每一次参加都认真地做笔记，回来后认真作报告。

在过去的60多年里，她曾先后13次见到过毛主席、周
总理，周总理还在西花厅专门宴请过她，邓小平同志称赞过
她，江泽民同志称她“凤毛麟角”，胡锦涛同志叫她“申大姐”，
习近平同志亲自到西沟看望过她。作为新中国的妇女代表，
她到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过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美国著名记
者斯特朗采访过她；苏联青年英雄卓娅的母亲给她写过信。

回顾自己的难忘经历，申纪兰感慨万千：“从1949年到
现在，快70年了，共产党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发展到现在这
个样子不容易。我是个没知识水平的人，劳动给了我巨大的
荣誉，党培养了我，李顺达带着我，西沟百姓支持我，我走到
了今天。共产党把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带向富强，多难
呀！不论是作为一个党员，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坚
信，只有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中国才能走向繁荣富强！”

曾经有人问申纪兰：“你这一生要用两个字来说，是什么？”
“忠诚。”
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这就是人民代表申

纪兰坚守一生的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
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书记”

时间就像山上的白云，飘然而过。
改革开放让西沟这个当年吃不饱饭的贫困村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村里盖起了小洋房，部分村民开上了小汽
车。村办企业越来越兴旺，外来的大企业也愿意来村里
投资，荒山绿化极大地改变了大山的面貌。

多年来，申纪兰保持了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家里东西不多，
地面是硬水泥，家具大多是20多年前的老物件。有一次开人代会，
一个代表送了一件绣花旗袍给申纪兰当礼物。回到家，申纪兰就把
它深藏箱底。“回来不能穿这个，不是我们农村人的风格。”

妇女代表，农民代表，这就是申纪兰对自己的定
位。“咱是个农村人，是个农民，能参加上一届人代会就
不错了。从第一届参加到现在，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的
责任，我必须把这个代表当好了，把群众的声音带到中
央去，把党的声音带回来。”

2009年5月，习近平到平顺县西沟乡西沟村看望全国
劳动模范申纪兰并与老党员、老劳模和村民代表等座谈。
习近平说，申纪兰的劳模精神，需要好好总结和发扬。

“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这是习
近平对申纪兰代表的评价。

提起总书记，申纪兰显得很激动：“习近平总书记是
个好书记，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书记。习近平总书记抓艰
苦奋斗，支持群众，爱护群众，要在中国消除贫困，作
为一个农民，我对他的政策非常拥护。特别是十八届六
中全会，提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我们很
高兴，这下子，全国人民有了主心骨了！”

进入新时代，作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证者，
申纪兰认为：“人民代表就得代表人民。从人民代表大会来
说，是一次比一次好，一个时期跟一个时期不一样，都是前
进的方向。现在进入了新时代，就是要紧跟习近平总书记，
紧跟党中央，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取早日实现中国梦！”

有人问了，人大代表申纪兰有没有级别？“有级别，
我的级别是农民。”申纪兰笑了。

再过几天，这位 89 岁的农村妇女代表将再次赴京，
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代会，她人生中的第十三次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四位山西女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四位山西女代表，，从左到右分别为从左到右分别为
胡文秀胡文秀 （（刘胡兰的母亲刘胡兰的母亲）、）、郭兰英郭兰英、、李辉和申纪兰李辉和申纪兰。。

2018年2月11日，申纪兰 （左二） 为了完善十三届全国人代会议案，在
村民家中调研，收集大家的意见。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20182018年年22月月1111日日，，申纪兰申纪兰 （（左二左二）） 为了完善十三届全国人代会议案为了完善十三届全国人代会议案，，在在
村民家中调研村民家中调研，，收集大家的意见收集大家的意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摄摄

申纪兰，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人，今年89岁。她很平凡，是中国
千千万万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黄土地上生养的亿万农民之一；她也很不
平凡，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在从1954年至今超过60年的时光里，她一
直在努力地为自己代表的妇女和农民争取权益。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她，不
仅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证者，更是唯一一位出席从第一届到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一位了不起的平民代表。

在申纪兰家里，有两面照片墙，在那些照片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伟大历程和宏伟图景徐徐展开。看着定格在照片中的历
史，我们可以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那震撼人心的澎湃力量，那是源自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属于中国人民的民主的力量。

（题图：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纪念馆中，习近平同志为太

行精神和申纪兰精神题词的展板内容。）
20182018年年，，申纪兰当选申纪兰当选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41954年年，，申纪兰当选申纪兰当选
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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